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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於
今
天
的
年
輕
人
來
說
，
有
許
多
已
消
失
了
的
舊
行
當
（
職
業
）
，
都
是

聞
所
未
聞
的
，
頂
多
也
就
是
從
長
輩
那
裡
雞
零
狗
碎
地
聽
說
過
一
些
。
說
到
這
些

舊
行
當
，
真
可
以
說
是
三
教
九
流
，
五
花
八
門
，
幹
什
麼
的
都
有
。

在
早
年
間
的
舊
行
當
中
，
文
化
人
幹
的
自
然
是
一
些
與
文
字
有
關
的
事
。
代

寫
書
信
的
代
書
先
生
便
是
一
種
典
型
的
文
人
舊
行
當
。
代
書
先
生
多
為
一
些
中
老

年
人
，
他
們
自
備
筆
墨
紙
硯
，
支
上
一
張
小
桌
，
擺
上
兩
個
櫈
子
，
一
個
自
己
坐

，
一
個
來
客
坐
。
桌
邊
還
立
有
一
掛
着
招
牌
的
竿
子
，
用
於
招
徠
顧
客
。
由
於
那

時
的
文
盲
半
文
盲
欲
寫
書
信
時
，
首
先
想
到
的
是
找
家
中
或
鄰
里
有
文
化
的
人
代

寫
，
實
在
找
不
到
熟
人
時
才
會
去
代
書
先
生
處
；
因
此
代
書
生
意
並
不
十
分
興
旺

，
這
使
得
代
書
先
生
多
半
時
間
在
那
裡
閉
目
養
神
或
看
書
消
遣
。
許
多
代
書
先
生

喜
歡
在
郵
局
邊
上
擺
攤
，
這
樣
做
的
好
處
一
是
顧
客
會
多
些
，
二
是
可
以
兼
帶
着

賣
些
郵
票
、
信
箋
信
封
什
麼
的
，
以
補
因
代
書
生
意
清
淡
造
成
的
收
入
減
少
。

過
去
沒
有
複
印
設
備
，
所
以
有
些
文
化
人
便
憑
着
一
枝

鐵
筆
，
一
張
蠟
紙
，
一
塊
鋼
板
及
一
部
油
印
機
幹
起
了
謄
寫

油
印
的
行
當
。
謄
寫
油
印
的
對
象
多
為
機
關
、
學
校
、
廠
礦

等
企
事
業
單
位
的
文
件
。
由
於
服
務
對
象
多
是
單
位
，
所
以

這
個
行
當
的
生
意
要
比
代
書
先
生
好
。

有
些
走
進
歷
史
博
物
館
的
舊
行
當
是
專
由
女
性
從
事
的

：
梳
頭
娘
即
為
其
中
的
一
種
。
梳
頭
娘
多
為
中
年
女
性
，
她

們
專
事
為
已
婚
婦
女
梳
一
些
使
人
顯
得
大
度
氣
派
的
髮
型
，

而
這
類
髮
型
梳
理
起
來
往
往
難
度
較
大
，
一
般
是
不
容
易
自

己
梳
理
的
。
梳
頭
娘
大
多
手
腳
麻
利
，
技
術
嫻
熟
，
並
且
收

取
的
服
務
費
用
也
不
算
高
，
而
且
有
包
月
服
務
。

在
沒
有
洗
衣
機
的
時
代
，
洗
衣
婦
也

有
生
意
可
做
。
同
梳
頭
女
一
樣
，
洗
衣
婦

也
多
為
中
年
女
性
從
事
。
洗
衣
婦
洗
衣
多

使
用
棒
槌
洗
大
批
量
的
衣
物
，
為
的
是
避

免
洗
破
了
手
，
只
有
在
衣
服
少
時
才
會
用

手
或
搓
衣
板
搓
洗
。
待
衣
物
洗
好
晾
乾
後

，
她
們
還
負
責
將
它
們
疊
好
並
送
還
到
客

戶
的
門
上
。
洗
衣
婦
的
工
作
報
酬
或
按
件

數
計
，
一
件
幾
分
錢
；
或
者
以
每
月
一
兩
元
錢
收
取
，
度
日

艱
難
。
舊
時
有
這
樣
一
首
竹
枝
詞
：
﹁每
日
替
人
洗
衣
褲
，

得
錢
好
把
饑
荒
度
。
又
需
擔
水
又
提
漿
，
貧
婦
自
嘆
苦
難
訴

。
﹂
就
是
對
當
時
洗
衣
婦
們
生
活
的
真
實
寫
照
。

當
年
城
裡
住
瓦
房
的
人
家
多
，
因
此
便
出
現
了
一
種
專

為
人
上
房
修
瓦
補
漏
的
人
，
被
稱
為
﹁拾
漏
者
﹂
。
拾
漏
者

遇
有
客
求
時
，
會
挑
一
個
下
雨
的
日
子
到
客
戶
家
看
屋
漏
的

情
況
，
待
無
雨
後
上
房
以
新
瓦
將
破
損
的
舊
瓦
換
去
。
對
於

拾
漏
者
，
客
戶
除
了
要
付
工
錢
外
，
還
需
向
拾
漏
者
敬
煙
及

供
應
點
心
。

存
在
於
早
年
間
的
舊
行
當
是
不
勝
枚
舉
的
，
像
補
牙
刷

、
補
碗
匠
等
等
，
其
中
有
些
還
是
騙
人
的
把
戲
，
挑
牙
蟲
便

是
其
中
之
一
。
幹
此
行
的
多
為
一
些
老
太
太
，
她
們
在
行
業

時
，
會
裝
模
作
樣
地
在
牙
疾
患
者
病
處
擺
弄
上
一
番
，
同
時
以
極
快
的
手
法
將
事

先
藏
好
的
一
小
節
經
處
理
的
線
置
於
患
處
，
再
將
之
取
下
給
患
者
看
，
以
示
蟲
除

。
每
挑
一
次
收
費
兩
角
，
相
當
於
洗
衣
婦
們
洗
好
幾
件
衣
服
的
收
入
。

早
年
間
還
有
一
些
舊
行
當
是
令
人
匪
夷
所
思
的
，
例
如
有
一
種
被
稱
為
狗
館

兒
的
行
當
，
從
業
人
員
所
幹
的
營
生
就
是
在
鬧
市
區
的
橋
洞
裡
學
狗
叫
。
這
些
人

不
但
會
學
大
小
及
公
母
狗
叫
，
還
會
學
狗
在
打
群
架
、
護
食
等
情
況
下
的
叫
聲
。

待
學
了
一
陣
子
後
，
估
模
門
洞
外
圍
觀
的
人
夠
一
定
數
量
了
，
即
出
來
涎
着
臉
向

眾
人
要
錢
…
…

現
在
，
雖
然
隨
着
科
技
的
發
展
和
社
會
的
進
步
，
許
多
舊
行
當
已
不
復
存
在

，
但
不
斷
發
展
的
社
會
又
不
斷
地
催
生
了
更
多
的
新
行
當
，
如
資
產
分
析
師
、
營

銷
策
劃
員
、
營
養
師
等
。
我
們
不
妨
說
：
一
些
行
當
消
失
了
、
一
些
行
當
又
興
起

了
，
這
便
是
歷
史
。

殘
缺
，
總
是
與
完
美
、
圓
滿
、

完
整
相
比
較
而
言
的
，
如
同
﹁金
無

足
赤
，
人
無
完
人
﹂
，
正
因
為
﹁十

全
十
美
﹂
、
﹁盡
善
盡
美
﹂
古
來
難

覓
，
因
此
，
殘
缺
之
美
雖
有
遺
憾
，

但
也
彌
足
珍
貴
了
。

殘
缺
之
美
，
在
古
人
的
意
象
裡

，
常
以
月
亮
為
喻
。
在
宋
人
筆
下
，
描
寫
深
更
之
月
的
，

如
﹁缺
月
掛
疏
桐
，
漏
斷
人
初
靜
﹂
（
蘇
軾
《
卜
算
子
‧

雁
》
）
；
形
容
拂
曉
之
月
的
，
如
﹁夢
覺
隔
窗
殘
月
盡
，

五
更
春
鳥
滿
山
啼
﹂
（
張
耒
《
福
昌
官
捨
》
）
；
狀
繪
隱

喻
之
月
的
，
如
﹁水
邊
燈
火
漸
人
行
，
天
外
一
鈎
殘
月
，

帶
三
星
﹂
（
﹁一
鈎
殘
月
，
帶
三
星
﹂
隱
喻
﹁心
﹂
字
，

秦
觀
《
南
歌
子
》
）
；
而
把
此
情
說
透
了
的
，
也
是
宋
人

，
﹁人
有
悲
歡
離
合
，
月
有
陰
晴
圓
缺
，
此
事
古
難
全
﹂

（
蘇
軾
《
水
調
歌
頭
》
）
，
這
裡
引
用
的
都
是
中
國
的
古

人
，
其
實
在
國
外
，
殘
缺
之
美
也
頗
受
崇
尚
，
比
如
名
氣

很
大
的
斷
臂
維
納
斯
。

藝
術
領
域
講
殘
缺
之
美
可
以
，
用
於
臧
否
人
物
，
似

乎
也
可
通
用
。
一
七
八
四
年
，
也
就
是
華
盛
頓
成
為
美
國

總
統
前
五
年
，
剛
剛
五
十
二
歲
的
他
，
一
口
牙
幾
乎
掉
光

。
他
請
牙
醫
往
自
己
口
腔
裡
植
入
了
九
顆
牙
，
而
這
九
顆

牙
居
然
都
是
活
生
生
地
從
黑
奴
的
嘴
裡
現
拔
出
來
的
。
這

是
歷
史
學
家
剛
剛
考
古
發
現
的
。
華
盛
頓
作
為
解
放
黑
奴

的
英
雄
，
這
一
﹁線
索
﹂
的
被
發
現
，
無
疑
為
他
閃
爍
着

光
芒
的
聖
袍
染
上
了
難
以
洗
刷
的
污
點
。
然
而
，
這
並
不

影
響
華
盛
頓
本
人
作
為
一
個
偉
大
人
物
的
歷
史
影
響
。

這
裡
說
的
是
外
國
人
，
在
中
國
歷
史
上
有
沒
有
此
種

情
況
呢
？
國
人
素
有
﹁為
賢
者
諱
﹂
的
傳
統
，
要
尋
找
這

樣
的
例
子
，
需
要
耐
着
性
子
從
浩
若
煙
海
的
資
料
中
爬
梳

抉
剔
。
鄧
世
昌
作
為
﹁中
日
甲
午
戰
爭
十
大
忠
烈
將
領
﹂

之
一
，
通
過
電
影
《
甲
午
風
雲
》
，
五
十
歲
以
上
的
人
們

，
對
他
的
英
雄
形
象
，
幾
乎
耳
熟
能
詳
。

在
導
致
中
國
跌
落
災
難
淵
藪
的
中
日
黃
海
大
戰
中
，

眼
看
戰
局
逆
轉
，
他
指
揮
已
多
處
受
傷
的
﹁致
遠
﹂
艦
全

速
撞
向
日
艦
﹁吉
野
﹂
，
﹁致
遠
﹂
艦
卻
因
遭
敵
炮
火
重

創
而
沉
沒
。
鄧
世
昌
墜
海
之
後
，
其
隨
從
以
救
生
圈
相
救

，
被
他
拒
絕
，
並
稱
，
﹁我
立
志
殺
敵
報
國
，
今
死
於
海

，
義
也
，
何
求
生
為
！
﹂
於
是
，
與
全
艦
官
兵
二
百
五
十

餘
人
一
同
壯
烈
殉
國
。
鄧
世
昌
犧
牲
後
舉
國
震
動
，
光
緒

帝
御
筆
親
撰
祭
文
、
碑
文
各
一
篇
，
內
有
句
云
：
﹁伏
波

橫
海
，
具
折
衝
千
里
之
威
；
勁
草
疾
風
，
標
烈
士
百
年
之

節
。
﹂
﹁軍
可
撼
山
，
期
折
蚩
尤
而
獻
馘
；
心
願
盟
水
，

甘
從
海
若
而
捐
軀
。
﹂

然
而
，
在
﹁艦
船
知
識
﹂
網
絡
版
上
（
另
有
多
種
資

料
亦
有
此
項
記
載
）
，
看
到
這
樣
一
則
記
述
，
當
他
墜
入

海
中
之
後
，
他
所
養
的
愛
犬
﹁太
陽
﹂
亦
游
至
其
旁
，
口

銜
其
臂
以
救
，
鄧
世
昌
誓
與
士
兵
共
存
亡
，
毅
然
按
犬
首

入
水
，
自
己
亦
同
沉
沒
於
波
濤
之
中
。
不
過
，
在
皇
上
的

悼
詞
和
碑
文
裡
，
並
沒
有
記
述
鄧
世
昌
養
犬
的
經
歷
，
倒

是
在
無
名
氏
作
者
的
悼
亡
聯
中
發
現
了
有
關
此
事
的
蛛
絲

馬
跡
。
有
一
聯
曰
：

不
濟
以
死
繼
之
，
至
今
毅
魄
如
生
，
問
逃
潰
諸
軍
，

能
勿
頳
顏
慚
義
犬
；

此
仇
必
可
復
也
，
終
在
人
心
未
喪
，
冀
英
靈
在
世
，

誓
將
赤
手
掃
長
鯨
。

另
有
一
聯
曰
：

臣
為
國
死
，
弟
為
兄
死
，
僕
為
主
死
，
大
節
萃
一
門

，
更
能
義
感
靈
獒
，
力
挽
頹
波
留
正
氣
；

帝
鑒
其
忠
，
士
服
其
忠
，
敵
畏
其
忠
，
丹
心
照
千
古

，
想
見
魂
為
厲
鬼
，
踏
平
滄
海
奮
神
威
。

這
裡
的
﹁義
犬
﹂
、
﹁靈
獒
﹂
，
說
明
鄧
世
昌
的
確

在
軍
艦
上
養
過
寵
物
蹓
過
狗
。

而
據
姜
鳴
說
，
在
軍
艦
上
養
狗
本
為
《
北
洋
海
軍
章

程
》
所
不
許
。
可
見
，
這
裡
所
謂
﹁義
犬
﹂
、
﹁靈
獒
﹂

的
頌
詞
，
並
不
能
掩
飾
鄧
世
昌
的
違
章
行
為
。
此
役
之
敗

，
且
擱
下
西
太
后
如
何
挪
用
海
軍
經
費
，
李
鴻
章
是
否

﹁避
戰
保
船
﹂
，
丁
汝
昌
是
否
指
揮
失
當
不
論
，
同
為

﹁中
日
甲
午
戰
爭
十
大
忠
烈
將
領
﹂
的
丁
汝
昌
、
劉
步
蟾

，
作
為
北
洋
海
軍
的
將
領
，
他
們
的
兵
敗
殉
國
，
當
然
如

同
鄧
世
昌
一
樣
，
是
值
得
人
們
景
仰
的
，
然
而
，
他
們
二

人
的
就
義
方
式
，
卻
如
出
一
轍
，
都
是
服
用
大
量
鴉
片
而

死
。
（
《
龍
旗
飄
揚
的
艦
隊
—
—
中
國
近
代
海
軍
興
衰
史

》
，
姜
鳴
著
，
生
活
‧
讀
書
‧
新
知
三
聯
書
店
出
版
）
大

敵
當
前
，
不
去
抓
緊
秣
馬
厲
兵
，
軍
艦
上
何
來
大
量
鴉
片

？
在
這
點
上
，
也
曾
為
後
人
所
詬
病
。

﹁執
今
以
律
古
，
是
為
誣
古
。
﹂
（
清
‧
魏
源
《
默

觚
‧
治
篇
五
》
）
以
當
今
的
客
觀
條
件
和
思
想
意
識
，
要

求
歷
史
人
物
只
能
這
樣
，
不
能
那
樣
，
顯
然
不
是
歷
史
唯

物
主
義
。
今
天
的
歷
史
學
家
和
考
古
學
家
在
研
究
一
百
一

十
四
年
前
那
場
戰
爭
時
，
的
確
發
現
了
北
洋
水
師
在
部
隊

管
理
、
人
員
素
質
、
精
神
狀
態
和
戰
略
戰
術
等
方
面
存
在

的
一
系
列
問
題
，
且
不
說
宏
觀
上
的
﹁專
制
就
要
落
後
﹂

、
﹁落
後
就
要
挨
打
﹂
這
些
大
道
理
，
僅
此
一
端
，
就
已

經
鑄
就
了
北
洋
海
軍
失
敗
的
命
運
。

每
當
在
接
待
日
、
韓
客
人
時
，
一
介
紹
劉
公
島
是
什

麼
山
東
著
名
的
愛
國
主
義
教
育
基
地
時
，
總
有
一
種
難
以

言
說
的
滋
味
在
心
裡
。

一
個
沒
有
英
雄
的
民
族
是
悲
哀
的
民
族
，
一
個
僅
以

英
雄
為
旗
幟
的
民
族
也
是
悲
哀
的
民
族
。
在
兩
千
多
年
的

歷
史
長
河
中
，
中
華
民
族
湧
現
了
多
少
叱
咤
風
雲
、
慷
慨

悲
歌
的
英
雄
，
誰
也
不
好
說
他
們
都
是
白
璧
無
瑕
、
一
塵

不
染
的
完
人
，
但
他
們
畢
竟
曾
經
給
人
們
以
極
大
的
激
勵

和
鞭
策
。
作
為
後
人
的
我
們
，
當
然
不
能
傚
倣
江
青
女
士

去
搞
﹁三
突
出
﹂
，
但
也
不
應
在
佛
燈
下
挑
剔
油
垢
，
也

無
須
在
彩
旗
下
尋
找
陰
影
，
畢
竟
我
們
不
能
一
切
都
寄
望

於
英
雄
，
君
不
見
古
語
云
：
﹁時
來
天
地
皆
同
力
，
運
去

英
雄
不
自
由
﹂
（
唐
‧
羅
隱
《
籌
筆
驛
》
）
。

我
們
無
須
討
論
英
雄
能
否
創
造
歷
史
，
因
為
決
定
一

百
多
年
前
那
場
戰
爭
勝
負
的
根
本
因
素
，
並
不
在
於
鄧
世

昌
等
人
的
英
雄
壯
舉
是
否
高
大
完
美
，
似
乎
更
在
於
﹁明

治
維
新
﹂
還
是
﹁洋
務
運
動
﹂
這
類
制
度
因
素
。

讀
書
人
愛
擺
弄
道
理
，
議
論
什
麼
總
想
先
把
個
定
義
搞
清
楚
。

一
位
研
究
文
化
很
有
心
得
的
學
者
，
說
文
化
有
兩
百
多
種
定
義
。
他
自
己
給
文

化
也
下
了
一
個
三
十
六
個
字
的
定
義
，
其
中
有
三
個
關
鍵
詞
，
最
重
要
的
是
說
文
化

是
一
種
﹁集
體
人
格
﹂
。
他
的
定
義
也
有
些
費
解
，
因
為
﹁人
格
﹂
就
不
是
個
容
易

體
會
的
東
西
，
﹁集
體
人
格
﹂
就
更
難
得
捉
摸
了
。

科
學
，
是
人
見
人
愛
的
東
西
。
但
究
竟
什
麼
是
科
學
？
不
少
科
學
家
也
講
不
清

，
或
者
說
，
他
們
沒
有
時
間
來
把
它
講
清
。
由
於
科
學
炙
手
可
熱
，

攀
附
它
的
人
也
就
不
少
，
於
是
便
有
了
﹁偽
科
學
﹂
。
偽
科
學
害
人

不
淺
，
人
們
群
起
而
攻
之
。
但
科
學
和
偽
科
學
的
界
限
到
底
在
哪
裡

，
至
今
，
並
沒
有
公
認
的
富
有
說
服
力
的
說
法
。
譬
如
我
們
的
國
寶

—
—
中
醫
藥
，
長
期
以
來
，
處
於
科
學
的
邊
緣
。
有
位
科
學
院
院
士

就
抨
擊
它
是
偽
科
學
。
近
日
，
有
學
者
提
議
不
要
把
中
醫
藥
劃
歸
科

學
，
稱
為
﹁非
科
學
﹂
好
了
。
這
可
能
是
一
條
不
錯
的
思
路
，
因
為

科
學
並
不
是
﹁正
確
﹂
的
代
名
詞
，
﹁非
科
學
﹂
未
必
一
定
是
不
真

不
善
不
美
的
東
西
。

從
定
義
上
突
破
，
發
展
創
造
性
思
維
，
先

賢
為
我
們
作
出
了
榜
樣
。
忠
君
是
孟
子
的
主
張

，
但
他
卻
贊
成
周
武
王
把
統
治
者
商
紂
王
殺
了

。
孟
子
認
為
那
不
是
﹁弒
君
﹂
，
而
是
﹁弒
獨

夫
﹂
。
可
見
，
孟
子
對
於
值
得
尊
敬
的
﹁君
﹂

有
他
自
己
的
定
義
。

這
個
世
界
真
有
意
思
，
沒
有
定
義
不
行
，

但
究
竟
如
何
來
定
義
卻
往
往
少
不
了
爭
論
。
學

者
樂
於
給
出
某
定
義
，
是
他
想
為
方
便
人
們
的
溝
通
而
架
橋
。
好
的

定
義
，
為
公
眾
接
受
後
便
成
了
和
諧
生
活
的
基
礎
。
但
皆
大
歡
喜
的

定
義
是
難
得
產
生
的
。

譬
如
說
，
有
個
能
叫
人
﹁生
死
相
許
﹂
的
東
西
叫
愛
情
。
什
麼

是
愛
情
？
有
人
說
它
是
個
結
了
婚
就
會
死
去
的
東
西
。
有
人
說
它
必

和
牢
固
的
婚
姻
相
伴
。
人
群
中
持
這
兩
種
說
法
的
人
都
存
在
，
再
加

上
對
此
問
題
的
討
論
根
本
不
感
興
趣
的
人
，
彼
此
倒
也
相
安
無
事
，

從
來
不
見
一
個
什
麼
﹁標
準
答
案
﹂
可
以
來
左
右
他
們
的
生
活
。
我

想
，
那
些
為
我
們
書
寫
驚
心
動
魄
的
愛
情
故
事
的
男
女
，
可
能
壓
根

兒
不
知
道
愛
情
的
定
義
。

記
得
三
十
年
前
，
當
有
人
為
姓
﹁資
﹂
姓
﹁社
﹂
的
問
題
爭
得

不
可
開
交
之
際
，
有
一
位
智
者
提
出
﹁不
爭
論
﹂
。
﹁文
化
大
革
命
﹂
裡
，
為
這
個

問
題
爭
了
十
年
，
把
個
國
民
經
濟
爭
到
崩
潰
的
邊
緣
，
如
果
再
爭
下
去
，
日
後
的
中

國
會
是
一
個
什
麼
樣
子
？

時
下
，
台
海
關
係
已
由
多
雲
轉
晴
，
﹁擱
置
爭
議
，
共
創
雙
贏
﹂
是
一
個
不
從

定
義
出
發
來
解
決
問
題
的
好
法
子
。
十
幾
億
華
人
的
情
感
和
智
慧
，
面
對
這
道
淺
淺

的
海
峽
，
難
道
一
直
會
無
計
可
施
？

中
國
歷
史
上
頗
有

幾
個
﹁著
名
﹂
的
小
人

，
雖
人
物
猥
瑣
，
職
輕

權
微
，
卻
長
袖
善
舞
，

工
於
心
計
，
幹
出
了

﹁驚
天
動
地
﹂
的
大
事

，
幾
乎
改
變
了
歷
史
的

進
程
。楚

國
費
無
忌
，
是
其
中
最
有
﹁成
就
﹂

的
一
個
。
楚
平
王
為
兒
子
娶
親
，
派
大
夫
費

無
忌
前
往
迎
娶
。
費
無
忌
看
到
新
娘
如
此
美

貌
，
便
心
生
邪
念
，
不
顧
一
切
快
馬
回
宮
對

楚
平
王
細
述
姑
娘
之
美
，
並
進
言
趁
太
子
尚

未
見
面
大
王
先
娶
之
。
好
色
的
楚
平
王
被
巧

舌
如
簧
的
費
無
忌
說
動
了
心
，
轉
眼
間
，
這

位
本
該
成
為
太
子
夫
人
的
秦
國
姑
娘
，
便
成

了
公
爹
楚
平
王
的
妃
子
。
移
花
接
木
的
費
無

忌
，
也
成
了
楚
平
王
的
心
腹
。
但
他
卻
做
賊

心
虛
，
憂
心
忡
忡
，
因
為
他
知
道
太
子
遲
早

要
接
班
的
。
於
是
他
對
楚
平
王
誣
陷
說
太
子

要
謀
反
。
楚
平
王
經
不
住
費
無
忌
屢
屢
讒
言

，
遂
下
令
捕
殺
太
子
及
老
師
吳
奢
父
子
。
後

來
，
太
子
與
吳
子
胥
只
好
逃
離
楚
國
。
數
年

後
，
吳
子
胥
率
大
軍
復
仇
，
楚
國
就
這
樣
被

滅
掉
了
，
尋
根
溯
源
，
費
無
忌
實
在
是
﹁功

不
可
沒
﹂
。

西
漢
江
充
，
是
小
人
中
最
有
﹁魄
力
﹂

的
一
個
。
他
先
是
攪
得
趙
王
父
子
不
得
安
寧

，
為
報
復
私
怨
，
誣
告
趙
太
子
穢
亂
後
宮
，

導
致
趙
太
子
險
些
被
漢
武
帝
判
了
死
刑
，
雖

赦
其
死
罪
，
太
子
地
位
卻
被
廢
。
後
又
蠱
惑

漢
武
帝
，
挑
唆
其
父
子
關
係
，
製
造
大
量
冤

假
錯
案
，
最
後
逼
得
太
子
造
反
被
殺
。
這
場

大
亂
，
史
稱
﹁巫
蠱
之
禍
﹂
，
不
僅
白
白
死

了
好
幾
萬
人
，
就
連
漢
武
帝
自
己
也
弄
得
骨

肉
相
殘
，
國
家
險
些
覆
亡
。
此
後
，
武
帝
自

己
才
漸
漸
覺
悟
，
知
道
是
江
充
從
中
施
詐
術

，
搞
離
間
計
，
乃
命
夷
江
充
三
族
。
又
作

﹁思
子
宮
﹂
，
於
衛
太
子
被
害
處
作
﹁歸
來

望
思
之
台
﹂
，
以
誌
哀
思
。

南
北
朝
人
鮑
邈
之
，
是
小
人
中
最
陰
險

的
一
個
。
他
原
來
是
太
子
蕭
統
身
邊
的
一
個

太
監
，
頗
受
信
任
。
太
子
母
親
病
故
不
久
要

做
﹁生
忌
﹂
，
要
一
太
監
值
宿
一
夜
，
太
子

便
讓
這
個
小
太
監
去
。
不
料
他
竟
擅
離
職
守

，
跑
去
和
宮
女
鬼
混
，
正
巧
被
太
子
巡
視
時

撞
見
。
要
是
別
人
不
殺
也
得
嚴
懲
，
太
子
寬

厚
，
沒
有
治
他
罪
，
只
是
不
如
從
前
親
近
了

。
哪
知
這
小
太
監
不
識
好
歹
，
不
思
圖
報
，

反
而
懷
恨
在
心
，
探
聽
得
皇
上
身
體
不
適
，

便
跑
去
密
告
太
子
請
道
士
作
法
，
埋
蠟
鵝
咒

皇
上
早
死
，
密
謀
奪
權
篡
位
。
太
子
受
此
不

白
之
冤
，
又
無
法
辯
解
，
氣
急
交
加
，
一
病

不
起
，
不
久
竟
駕
鶴
西
去
，
時
年
三
十
一
歲

。
須
知
，
此
太
子
非
一
般
太
子
，
他
是
編
纂

著
名
的
《
昭
明
文
選
》
的
昭
明
太
子
，

﹁《
文
選
》
爛
，
秀
才
半
﹂
，
就
是
對
他
的

高
度
評
價
。
一
個
博
學
多
才
，
禮
賢
下
士
，

廣
集
書
籍
，
能
詩
善
文
，
中
華
文
化
建
設
的

功
臣
，
想
不
到
竟
然
死
於
卑
鄙
小
人
之
手
。

﹁著
名
﹂
小
人
，
是
眾
多
小
人
中
的

﹁大
腕
﹂
。
與
一
般
小
人
比
，
他
們
的
特
點

是
能
量
大
，
心
眼
小
；
不
擇
手
段
，
心
狠
手

辣
；
工
於
心
計
，
卑
鄙
無
恥
；
破
壞
性
強
，

報
復
心
重
。

對
付
他
們
的
辦
法
，
一
是
﹁親
賢
臣
，

遠
小
人
﹂
，
善
於
識
別
小
人
，
把
他
們
趕
得

遠
遠
的
，
對
其
保
持
高
度
警
惕
，
就
像
管
仲

對
待
易
牙
與
豎
刁
兩
個
﹁著
名
﹂
小
人
那
樣

；
二
是
如
果
發
現
有
作
祟
的
﹁著
名
﹂
小
人

，
一
定
要
嚴
懲
不
貸
，
不
惜
置
於
死
地
而
後

快
，
決
不
能
心
慈
手
軟
，
再
犯
昭
明
太
子
的

錯
誤
，
想
想
那
個
害
人
亡
國
的
費
無
忌
，
為

虎
作
倀
的
龔
半
倫
，
對
他
們
仁
慈
就
是
對
民

眾
社
稷
的
殘
忍
。

馮玉祥將軍是一位關心
民瘼的愛國將領，拿他自己
的話來說： 「每到一地，都
要做些裨益於地方的事。」
常德禁毒即是一例。

北洋軍閥統治時期，馮
將軍曾任湖南湘西鎮守使，

領軍駐紮常德。民國亂世，鴉片氾濫，成為病
國之憂，常德地區吸毒者眾多，不少癮君子為
此而傾家盪產，只剩下一副枯骨，兩行清涕。
耳聞目睹無窮煙害，馮玉祥憂心如焚，決計花
大力氣禁絕鴉片。

他在調查摸清煙害的基礎上，宣布建立戒
毒所，公告城鄉周知，勸喻吸毒者前來接受戒
毒。戒毒所配備有醫生、藥品、戒毒宣傳員，
並有切實負責的官員坐鎮管理督促。各式人等
感恩馮將軍愛民苦心，紛紛勸導親屬、朋友、

鄰居中的吸毒者，來戒毒所報到接受治療。
吸毒者覺悟參差不等，不願戒毒者不乏其

人。以辦事幹練、令行禁止著稱的馮將軍早已
預料到這一點，按調查所得的名冊，將那些不
吃 「敬酒」的一個個 「請」進戒毒所，實行強
制戒毒。

馮將軍善於打 「人民戰爭」，通過演講、
招貼、報章廣為宣傳吸毒之弊，戒毒之利，使
家喻戶曉，人人明白。並號令檢舉煙販及吸毒
者，使他們成為過街老鼠，無地自藏。

一天，有個從城郊來的老婦求見馮玉祥，
訴說自己的兩個兒子不願戒毒，眼看着家業盪
盡，她老淚縱橫央求： 「馮將軍，救救我那兩
個不肖子吧。」馮將軍好言撫慰說： 「這是我
的天職，就包在我身上，您老人家盡可放心。
」隨即派人把兄弟倆召來，聲色俱厲教訓了一
頓，令送往戒毒所。時歷月餘，兄弟倆都解除

了毒癮，一改先前的鳩形鵠面，老婦千恩萬謝
，領着兒子回家去了。

癮君子中，多有因吸毒而傾家盪產妻離子
散者，成了舉目無親的光棍一條，他們雖已戒
毒，然家中已日無三餐，衣無禦寒。馮玉祥考
慮到，這些人回去後，弄不好會淪為下流，乃
至偷竊搶掠，危害民生。便把他們送去部隊辦
的工廠作坊，教他們學習竹器籐器編織、縫紉
、打鐵、木工等手藝，然後讓他們回家，以一
技之長自食其力，重建家庭，做個好百姓。

治標治本雙管齊下，才能根絕鴉片之害。
馮玉祥嚴飭駐防部隊與地方相配合，掃除毒品
據點，緝拿毒販，查封煙館，收繳煙土煙槍，
前後查獲的鴉片多至數萬両，當眾銷毀殆盡。
還嚴懲了幾個屢教不改的毒品販子，以儆傚尤
。經馮玉祥將軍大力整治，常德煙害逐漸廓清
，贏得各界同聲讚頌。

蹇
先
艾
（
一
九
○
六
至
一
九
九
四
）
是
貴
州
遵
義
人
，
現

代
著
名
的
鄉
土
作
家
，
他
一
九
二
一
年
在
北
平
師
範
大
學
附
中

讀
書
時
即
開
始
寫
作
，
一
九
二
六
年
與
李
健
吾
、
朱
大
枬
組
織

曦
社
，
自
籌
經
費
，
出
版
不
定
期
刊
《
爝
火
》
，
並
加
入
文
學

研
究
會
。

蹇
先
艾
的
處
女
作
是
短
篇
小
說
集
《
朝
霧
》
（
北
新
書
局

，
一
九
二
七
）
，
內
收
《
秋
天
》
、
《
雪
暮
》
、
《
失
去
的
芳

鄰
》
、
《
一
幀
小
照
》
、
《
水
葬
》
、
《
舊
侶
》
…
…
等
十
一

個
短
篇
。
以
成
名
作
《
水
葬
》
最
震
撼
人
心
，
故
事
說
貧
農
駱
毛
因
受
地
主
惡
霸
的

欺
壓
，
便
去
地
主
家
偷
竊
以
報
復
，
豈
料
被
捉
，
活
活
的
沉
到
河
底
﹁水
葬
﹂
，
可

憐
他
底
慈
母
還
倚
在
門
邊
望
兒
歸
…
…

魯
迅
也
非
常
欣
賞
他
的
作
品
，
說
他
的
小
說
雖
然
很
簡
樸
，
但
也
足
以
寫
出
他

心
曲
的
哀
愁
，
對
《
水
葬
》
尤
其
推
許
，
說
：

《
水
葬
》
卻
對
我
們
展
示
了
﹁老
遠
的
貴
州
﹂
的
鄉
間
習
俗
的
冷
酷
，
和
出
於

這
冷
酷
中
的
母
性
之
愛
的
偉
大
，
—
—
貴
州
很
遠
，
但
大
家
的
情
境
是
一
樣
的
。

（
見
《
中
國
新
文
學
大
系
，
小
說
二
集
導
言
》
）

蹇
先
艾
的
創
作
以
短
篇
小
說
為
主
，
建
國
前
的
小
說
集
還
有
《
一
位
英
雄
》
、

《
還
鄉
集
》
、
《
躊
躇
集
》
、
《
酒
家
》
、
《
鄉
間
的
悲
劇
》
…
…
只
有
《
古
城
兒

女
》
是
中
篇
小
說
。

剛
到
蘇
州
時
，
下
起

了
大
雨
。
因
為
太
相
信

G
P S

導
航
，
車
子
又
開
進

了
一
條
正
在
開
挖
的
小
弄

堂
，
結
果
進
也
不
是
，
退

也
不
是
，
在
弄
堂
裡
折
騰

了
半
個
小
時
，
才
調
好
頭

駛
上
大
路
。

G
P S

不
敢
用
了
。
在
停
車
場
問
路
的
時
候

，
遇
上
一
個
五
十
多
歲
的
女
導
遊
，
聽
說
我
們

要
去
寒
山
寺
，
她
卻
勸
說
我
們
不
要
去
遊
寒
山

寺
，
她
說
那
裡
不
好
玩
，
就
是
孤
零
零
的
一
座

寺
。
我
大
感
詫
異
，
﹁姑
蘇
城
外
寒
山
寺
﹂
，

何
其
有
名
也
，
怎
能
不
遊
？

但
女
導
遊
馬
上
改
了
口
，
說
如
果
你
去
寒

山
寺
，
只
要
付
二
十
元
帶
路
費
，
她
就
可
以
為

我
們
服
務
。
後
來
，
這
個
價
格
不
斷
地
降
低
，

但
我
們
沒
有
讓
她
帶
路
的
意
思
。
最
後
，
女
導

遊
提
出
她
的
家
就
在
寒
山
寺
一
帶
，
只
要
順
路

帶
她
一
程
，
就
不
收
帶
路
費
了
。
外
面
的
雨
很

大
，
於
是
我
讓
她
上
了
車
。

她
一
路
上
逗
着
我
兒
子
，
我
才
發
覺
這
女

導
遊
是
挺
和
善
的
一
個
人
。
在
細
密
的
春
雨
中

，
我
們
終
於
到
了
寒
山
寺
，
當
這
座
千
年
古
剎

展
現
在
你
的
面
前
時
，
真
的
有
一
種
﹁久
違
﹂

的
感
覺
。

寺
院
並
非
那
女
導
遊
所
說
沒
有
玩
的
去
處

，
也
許
對
於
她
來
說
，
只
是
﹁熟
悉
的
地
方
沒

有
風
景
﹂
，
但
這
座
寺
的
文
化
底
蘊
，
不
是
用

來
遊
的
，
而
是
用
來
慢
慢
體
會
的
。

我
站
在
寺
院
中
，
想
起
當
年
那
位
名
叫
張

繼
的
讀
書
人
的
詩
句
：
﹁月
落
烏
啼
霜
滿
天
，

江
楓
漁
火
對
愁
眠
，
姑
蘇
城
外
寒
山
寺
，
夜
半

鐘
聲
到
客
船
。
﹂
這
位
窮
讀
書
人
當
年
描
寫
的

惆
悵
意
境
，
如
今
已
難
覓
蹤
影
了
。
﹁楓
橋
、

江
楓
﹂
等
等
，
仍
然
有
遺
存
，
但
當
年
張
繼
夜

泊
客
船
的
地
方
，
已
成
為
車
水
馬
龍
，
高
樓
林

立
的
現
代
生
活
小
區
了
。
這
曠
古
的
憂
愁
，
如

果
不
靜
下
心
來
，
細
細
體
會
，
你
是
無
論
如
何

也
感
覺
不
到
的
。
這
大
概
也
是
那
位
女
導
遊
所

說
的
那
樣
：
﹁這
不
過
是
一
座
孤
零
零
的
寺
院

而
已
。
﹂

據
說
寒
山
寺
建
於
六
朝
時
期
的
梁
代
天
監

年
間
，
推
算
起
來
，
寺
院
距
今
已
有
一
千
四
百

多
年
歷
史
了
。
寒
山
寺
原
名
叫
﹁妙
利
普
明
塔

院
﹂
。
在
唐
代
貞
觀
年
間
，
也
就
是
張
繼
的
那

個
年
代
，
當
時
的
名
僧
寒
山
和
拾
得
由
浙
江
天

台
山
來
此
住
持
，
改
名
寒
山
寺
。

在
大
雄
寶
殿
前
，
遇
到
了
一
個
日
本
團
隊

，
因
為
人
多
，
這
些
日
本
遊
客
全
部
捨
棄
了
雨

傘
，
站
在
殿
前
，
雙
手
合
什
，
頂
膜
禮
拜
。
還

有
幾
位
老
人
，
竟
然
跪
在
濕
淋
淋
的
地
上
，
對

着
佛
像
叩
拜
起
來
。

旁
邊
有
一
位
旅
遊
團
的
導
遊
看
到
這
一
幕

後
在
解
說
，
日
本
、
韓
國
的
遊
客
到
蘇
州
來
，

寒
山
寺
是
必
遊
之
地
。
因
為
那
首
《
楓
橋
夜
泊

》
的
古
詩
太
出
名
了
。
像
這
樣
規
模
的
寺
，
天

下
不
知
有
多
少
，
但
只
有
寒
山
寺
如
此
讓
人
家

喻
戶
曉
，
這
並
不
是
一
座
寺
的
功
力
，
而
是
文

化
的
功
力
。

遊
罷
寒
山
寺
出
來
時
，
雨
更
加
大
了
，
細

細
密
密
的
，
已
經
打
濕
了
我
的
衣
裳
。
此
時
又

一
個
旅
遊
團
剛
剛
到
達
，
一
位
導
遊
站
在
雨
中

在
對
遊
客
們
說
一
個
故
事
：

這
座
寺
原
先
不
叫
寒
山
寺
，
起
這
樣
的
名

是
因
為
一
個
感
人
的
故
事
。
有
兩
個
叫
寒
山
和

拾
得
的
人
，
他
們
住
在
同
一
個
村
子
中
，
同
時

戀
着
一
個
美
麗
的
姑
娘
。
姑
娘
快
到
臨
嫁
時
，

寒
山
才
知
道
拾
得
也
愛
着
那
位
姑
娘
。
寒
山
於

是
棄
家
來
到
蘇
州
楓
橋
削
髮
為
僧
，
在
這
座
寺

裡
做
了
和
尚
。
而
拾
得
聽
說
後
，
也
捨
了
家
人

一
路
尋
找
而
來
，
終
於
在
這
座
寺
院
裡
遇
到
了

寒
山
，
兩
人
一
見
，
百
感
交
集
，
於
是
兩
人
索

性
在
此
住
了
下
來
，
後
來
這
寺
就
改
名
為
﹁寒

山
寺
﹂
。
現
在
如
果
有
人
家
庭
朋
友
夫
妻
不
和

，
就
可
以
到
寒
山
寺
來
燒
炷
香
，
乞
盼
大
家
和

睦
相
處
。
這
個
故
事
是
我
所
不
知
道
的
。
我
只

知
道
具
有
古
典
文
化
、
古
典
憂
愁
的
寒
山
寺
，

卻
不
知
道
具
有
古
典
和
諧
、
古
典
情
義
的
寒
山

寺
。
在
回
來
的
路
上
，
我
終
於
想
明
白
了
，
一

座
寺
之
所
以
會
如
此
流
芳
千
古
，
因
為
既
具
有

雋
永
的
文
化
意
境
，
又
具
有
民
間
和
諧
相
處
的

精
神
期
盼
，
這
樣
的
寺
院
，
在
江
南
恐
怕
少
之

又
少
了
。

消失了的舊行當 季旭東

定義不是出發點 言止善蹇
先
艾
的
處
女
作

許
定
銘

幾
個

﹁著
名
﹂
的
小
人

魯

民

馮
玉
祥
禁
毒

陸
茂
清

一
座
寺
的
功
力

流

沙

殘
缺
之
美

安
立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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